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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的诗意在陪伴与追寻中永生 

———评唐珍名散文集《时光在陪伴中重生》

周青民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唐珍名的散文集《时光在陪伴中重生》充满真实而又明确的诗性，既在语言上充满诗之韵味，又在情感上体现出作
者诗人一面的真性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良好的诗歌修养和诗性思维，造就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认知和对生命本质的准确

把握，也带来文章从心灵深处震撼读者的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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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文中，人们把有较大成就的作家都称为诗
人，以区别于一般的作家。美国戏剧家约翰·霍华

德·劳逊说：“一个不是诗人的剧作家，只是半个剧

作家。”［１］也有人说：“小说家，特别是好的小说家，

必须本质上是诗人。”［２］这都说明一个好的作家的

写作状态应该是充分诗人化的，无论他的书写领域

是诗歌还是非诗歌的，诗意的拥有将为其作品赋予

一种内在的足以使人炫目的魅力和别致的韵味，并

最终抵达人们灵魂的最深处。桌上摆放的这本散

文集《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便是充满真实而明确的

诗性的，作者唐珍名先生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为

我们建构了一个“一样又不一样”的使心灵得以自

由栖息的文学天地，从某个精准的角度讲（这是我

们审视他和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维度），他是一个

诗人，在时光的悄悄流淌中静静地聆听与倾诉，“伴

着冷暖”，“心无旁骛”，“风雨兼程”。

　　一　诗之韵

《时光在陪伴中重生》的诗性之旅是从这个充

满艺术气息的文集标题开始的。我们说，一个充满

生命和张力的标题既是对文本的高度抽象和提炼

概括，更应该在揭示事物本质的同时以其感性生动

的“断片”信息为读者的接受与想象提供极为广阔

的可能空间。对于一个文学性质的散文集，它的标

题首先应该是具备审美特质的，是浸着诗性的。

“诗性语言的特性就是超越在场的东西，从而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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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在场的东西”［３］，是将显性的与遮蔽的、有限的

与无限的东西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激发人们无尽

的想象，进而产生阅读的欲望。“时光在陪伴中重

生”这个标题恰在“时光”这个在场者、显现者、有

限者之外预置了一些不在场的、隐蔽的、无限的元

素：谁在陪伴，在陪伴谁，何谓重生，如何重生，重生

的结果如何？是“我”的时光在“他（她）”的陪伴中

重生，还是“他（她）”的时光在“我”的陪伴中重生？

这一切在“有”与“无”的相离相依中产生了无比美

妙的意境，使人初立于“书门”之外便已按捺不住心

跳加快跃跃欲试了。一个好的概念化的标题是对

生活的全面感知和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之后而进行

的一种创造，“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便是这样一种创

造，从中可以感受得到作者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对

生命不倦的思考。这是一种艺术化的命名，丝毫不

做作，不故弄玄虚。

翻开书卷，这样的标题比比皆是，言简而义丰，

质朴而深沉：麦酱留香、雪色黄昏、在朝一方、最后

的哭声、月亮是一盏灯、老家的门前、一地樱花、踮

起脚尖、有一些地方、踏叶而行、无烟之作、一只长

途跋涉的鸡、这个夜晚抵达了心脏、在乎从留意开

始、想念春天、半颗洋葱滚下来、夜未深、别处的风

景、比去年沧桑、定向桃江、宁静的下午、结束就是

开始，等等。作者并未刻意追求新奇别致，却不落

俗套，不冗长不晦涩，显得洁净而明美，平静而自

然，寄托着作者的深意，寄寓着作者丰富的情感。

鲁迅曾在一篇杂文中这样写道：“号称‘艺术家’

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

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

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４］唐珍名准

确地避免了鲁迅先生提到的这些问题，他的文章标

题是诗意的，也是真诚的和严肃的，决不迎合低级

庸俗那一套。

唐珍名的语言的诗性韵味还完全展现在每一

篇文章的内部，平易亲近的话语，清新自然的文字，

巧妙别致的布局，从一些平凡的小事生发开来谈出

很多人生大道理，同时又不乏美感与韵致。他并不

是枯燥地在文中知人论世、阐意生思，而是根据特

定的内容灵活地使用写作技巧，追求意境与含蓄的

美，以淡定而细致的笔调娓娓道来，内里包含深情，

可以说他的文章是经得起审美推敲的。

唐珍名的文章开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俗

话说万事开头难，而“写作亦如此”［５］，著名作家路

遥也曾为《平凡的世界》的开头整整苦恼了一个冬

天。一个好的开头应该是统领全篇的，吸引人的，

简洁的，自然顺畅，不露斧凿，匠心独运。明代谢榛

在《四溟诗话》中说：“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

彻”［６］１６。经典开头如卡夫卡的《变形记》，第一句

话是：“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

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加缪的《局外人》第一句写道：“今天，妈妈死了；也

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一个独具气质的开头体现出

一个优秀作家良好的艺术修养。唐珍名的文章开

篇往往是不做大的铺陈，直奔题旨，领人顿入境界，

总是那样的干练、朴实而优美，总是能够不经意地

就抓住人心。

唐珍名的文章开头往往承接标题而来，以一种

情思、一种理趣、一件具体的事情、一个可触的事物

作为引线，倾注着某种爆发的力量，呈现开阔的视

域与境界。比如：“丰富的生活中，让人能够记取的

似乎只有那些碎片”（《碎片》），“我的确是一个没

有多少故事的人。平淡如水。这对于一个男人来

说，应该不是一件好事”（《有些故事一辈子都过不

去》），“一个人，一辈子，大抵要做很多分外的事，

可能比分内的事情还多”（《分内分外》），“听海，在

我是一件很难得，也是很惬意的事情。我，离大海

太远”（《听海与听会》），“喧闹的一个寒假的家又

安静了下来。我可以清晰地听到客厅里母亲嗑瓜

子的声音”（《记得》），“淅淅沥沥的雨水下了一夜”

（《踏叶而行》），“最近，醒的比鸟还早”（《鸟气》），

“这样一个夏天的夜晚很不长沙”（《这个夜晚抵达

了心脏》），“新年又来了，又是一年过去了”（《新年

前后爱打油》），“君子兰很漂亮”（《君子不兰

了》），“昨天开会，一个很好的‘诸葛亮会’”（《说

与不说》），“宣传政策中的‘策’不是策略的‘策’，

不是名词，而是动词‘策’，是胡乱地聊一聊的意

思”（《变迁》），“今年过年，应该说点好听的”（《短

信泛滥》），等等。这些或有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感

悟，或有对环境与气氛的淡淡勾画，或以恬淡的笔

墨拨动你的思绪与遐想。“去悬空寺是我的主意”

（《守望》）是我最为喜欢的一个开头，一下子就吸

引住了我们的目光：悬空寺在哪里，他为什么会产

生这样一个主意，他和谁去，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一系列问号便只在一句话中引发出来，不得不令人

佩服作者手笔的巧妙。作者往往以一两句很短的

话开头，自成一段，犹如一句诗行，在一个独立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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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空间中增大了语言的弹性和力量。他往往不喜

欢用长段落，或许就是在追求一种诗意，不断地“提

行”，“让诗意扩张，使得语词的意义得到急剧的扩

张而致蕴藉深”［７］。有些开头也似乎深得鲁迅名作

《秋夜》开篇之精妙。看似信手拈来，却也匠心独

运，耐人寻味。他亦不喜欢在结尾处过多嗦，总

是一言以蔽之，或以简单的语句点亮你的视觉，触

动你的嗅觉，调动起你的思维细胞，看似平常却隐

蕴着深厚的意韵，恰如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所说：

“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６］１６。他似乎真的做到

了。比如《又是一天》的结尾：“此刻，空荡荡的房

子，一个人的世界，满满的心。”又比如《一天》的结

尾：“仔细清洗完他用的水杯，往他的书包里一插，

拍拍他舒服的后脑勺，伫望着他走向学校的背影。

正想掉头，不料他突然回头，向我挥了挥手。”文章

摄取的是生活中很常见的画面，却处理得非常巧

妙，这个挥手来得如此突然，似乎让读者也没有料

到，可它确实是在一个本可以结束的文章末端出现

的一个很大的惊喜，而为这份惊喜所感动的不仅仅

是在场的这位慈爱可敬的父亲，更有默默观看的读

者，读者一定在想：好一份父子深情啊！无须多言，

一个简单的挥手动作便构建了一个如诗般美好的

画面，这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一天”。

　　二　诗之情

美国美学家布·洛克说：“艺术品不等于从一

扇透明窗子看到的外部世界的景象，而是一种独特

的人类观看世界的方式。”［８］对于唐珍名而言，这种

独特的方式就体现为对文学审美特质的深切把握

上，他以一种诗性的眼光去审视生活与社会万物，

有意识地摆脱了创作的急功近利思想，通过厚重的

生活积淀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认知

风格。

他拥有诗人的敏感，无论老家门前的小溪、水

井和池塘（《老家的门前》），还是一壶铁观音的味

道（《给铁观音一个理由》）都能够激发他的诗人一

般的情感，从中品味出一些不一样的滋味来，而那

些逝去的也都让他“浮想联翩”，“无法忘怀”，在他

那里，“有些故事一辈子都过不去”。他对阳光和雨

格外关注，尤其对于阳光的反复体验，这是一种诗

人般的敏感：“那是一个有一点点阳光的下午”

（《化危为机：舆情处置的最高境界》），“今天的阳

光非常的灿烂”（《时代的幸福》），“可是，今年有点

反常，阳光来了”（《一米阳光》），“应该不是很早，

厚厚的窗帘没能挡住久违的阳光”（《半颗洋葱滚

下来》）。他的内心的某一个角落是忧郁的，正因为

忧郁他才渴望阳光，渴望走出阴影，走出生命的羁

绊与藩篱。而这种忧郁恰恰是与摆脱尘世纷扰的

愿望息息相关，身为官员的他因在校园环境的长时

间沉浸并未就走向世俗，并未向世俗臣服，而是时

刻坚守着自己心灵的一块栖息地，他“想念春天”，

“想念大学”，“想念故乡”，他要求自己“把节奏慢

一慢吧，把目标淡一淡吧，把要求降一降吧，把目光

在早上小区里樱花树下觅食的麻雀和办公室里节

节高上的那篇绿叶上多停留一下吧，把父母亲的叮

咛、细华的体贴和朝哥哥的淘气在心里边多咀嚼一

下吧。”（《想念春天》）他不喜欢太多的应酬，委婉

地谢绝“打一圈”的真正理由是“玩伴不对味，毕竟

对于麻将自己没有瘾，偶尔被打，也半是联络感情

半是放松自己而已。”（《人生何处是潇洒》）而他渴

望的是“坐在这高高的楼上，品茶，听风，晒太阳，想

朝哥，看着闹钟的时针一圈一圈地转来转去，幸

福。”（《时代的幸福》）他总是在为自己争取着安宁

的时刻，哪怕只是一瞬间，他经常会推掉一个讨厌

的会议，“扣上门，把自己关在里边，试图给自己一

个宁静的下午。”（《宁静的下午》）置身于城市的一

隅，却发现不出它的所谓“美丽”与“高尚”，“我们

不过是在这座城市上空觅食的一只小麻雀而已”，

“好多年后，在某一个灿烂的早晨或者华丽的晚上，

在一根烟或者一杯清茶的瞬间，我突然发现无论我

多么努力，自己不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匆匆过客

罢了，而心与情一直都留在穷斯难也的小山村。”

（《别处的风景》）而这种“在路上”的思考、追寻的

痛感和逃离的内心冲动，其实更像是一种诗人的忧

郁。康德认为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在他看来，合

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是的，一个作家就应该以自

己的文字散发出一些忧郁之情，这不是倦怠，反而

是一种超脱、一份沉思，更夹带着几分奥秘。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在《漫谈散文》中说过：

“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９］，他强调内容真

实，又强调行文中要有抒情的成分和抒情的意味，

反对平铺直叙。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

悟吟志，莫非自然”［１０］，他强调人在表达自己的情

志时，这种“情志”不是无病呻吟，而应是其自身的

真性情。可见真情在为文中的重要性，即使像鲁迅

那些有浓重说理性和内在逻辑辨析力量的杂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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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情感依然“是流贯于鲁迅杂感创作全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艺术质素，对它艺术本质的构成起重要作

用。”［１１］唐珍名在文集最后收录的一些论说性文章

往往是在某种情感的触发之下而来的，可以说情感

是他创作的一种原动力。作者“自己先动情，读者

才能动心”［１２］。唐珍名的内心时刻被现实生活所

激荡着，他观察着生活，关注是自己周边的人和事，

尤其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寻找激情与灵感，在每

次动情中以一种理性和诗情相融合的方式为我们

呈现着复杂的生活万象，可以说不是真情流露，他

的那些时事批评性文章也不会将我们打动。于是，

他的很多议论并不显得枯燥乏味。他能够在一些

人们习以为常的散见于网页报端的问题和现象中

融入自己理性的思考，但这种理性的思考并不是通

过缜密的、理智的分析，以便通过严密的论证推出

科学结论使读者信服，而是在对生活深刻体察的基

础上抒发出一种独特的体会与感受，其独特性有时

甚至表现得与自己的工作身份相差悬殊，甚至站在

自己的对立面去审视自我和同行，迥异于身边人所

持的观念，深深地烙印着作家自己的主观感情色

彩。这种感受所传达的观念，是经情感渗透过的

“诗情观念”。诗情元素的参与，凸显出思想表达的

独特性。如《真的没有那么重》这篇文章，谈网络舆

情工作，新闻发言人及相关工作者中应该采取什么

样的姿态来对待，他不仅举出笑话来增强论说的生

动性，还出人意料地建议新闻发言人们放低姿态，

“即使我们都是真专家、真公仆，也不必自以为是。”

“是啊，我们或许是专家、是局长，可是我们更是孩

子他爸，是儿子，是丈夫。我们没有那么重，别人也

不会把我们真的看得那么重，我们就是沧海一粟。”

这样的语出惊人，又这样的合情合理，触动人心，让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由“官方”所发出声音的“非官

方色彩”，让人感受到许多温情，虽然这似乎夹带着

更多浪漫的想象的成分，我们相信这是作者的真情

流露。他在字里行间没有矫揉造作，却有一种责任

担当，有一种人文情怀，这种情怀饱满而热烈，坦荡

而真诚。

可见，唐珍名的诗情之真是凝聚于心胸，饱蘸

于笔端，跃然于纸上的，他未在浮躁的世事中使自

己沾染一丝媚俗之气，而是以空灵之心陪伴着时

光，陪伴着生活，陪伴着家人与朋友，不离不弃。他

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岁月需要陪伴，生命需要

陪伴，在陪伴中“重生的是遥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

淳朴、善良与执着”（《代序》）。他以诗人的情怀抒

发真情，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为情造文。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时光在陪伴中重生》这

本散文集具备了诸多的诗性元素，而作者本人也是

一个诗人，他的确是个诗人，曾出版过诗集《月亮来

了》。可以说，良好的诗歌修养和诗性思维造就了

他对生活的深刻认知和对生命本质的准确把握，也

带来文章从心灵深处震撼读者的多种可能。韩东

曾言：“人一面生活着，扮演着他的角色，一面又需

要对他的生活进行彻底的观看和审视”［１３］，而唐珍

名的观看和审视可以说是较为彻底的，虽然他的写

作技巧和创作方法不能称得上是尽善尽美的，换个

角度，终究瑕不掩瑜。从头读到尾，一本厚厚的书，

一个诗人陪伴着我们，他在追寻，也陪伴着我们一

起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对生活的倾听，对自我的

认知，对生活真谛的感悟，一起追寻那些失去的时

光和从不曾失去的真实与浪漫。唐珍名是执着的，

唐珍名是真诚的，唐珍名是诗意的，而真诚的诗意

也必将在陪伴与追寻之中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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